 《漢藏念佛法門的一班》 [1]
法尊法師
淨土宗月刊社要我寫一篇關於漢藏念佛法門的稿子，情不可卻，因此就拉雜寫幾句獻醜於讀者吧。
念佛法門，本來很多，但在中國最流行的就是念彌陀了。若依經論研究起來，此法門亦不甚簡單，不過在祖師的傳述裏，却收爲信願行的三種了。第一信者，謂緣實德能等爲境，以深忍欲樂心淨爲相，能引欲等爲用。此有四種：一淨信，二欲樂信，三深忍信，四不退信。但欲樂信與深忍信，《唯識論》上說爲信之因果，而不許是信，這個問題，非此處所要述，茲不繁贅。
然信又可分爲二類：一於經中所明的極樂依正莊嚴，信爲實有即是深忍的信；二於彌陀的誓願功德等，信爲可證，就是欲樂的信。其外尚有闡勝功德、內心踴躍等的淨信，也不多說了。第二願者，願是一個欲心所，即是於可欣樂的事，以希求爲相，能引精進修習，就是他的作用。此處的願，就是對於極樂世界的快樂等，希求往生彼處之心。此心之生也，必須以厭娑婆世界的穢濁爲先題。若無厭娑婆之心，那想生極樂的願，也就是空談了。第三行者，謂爲達到往生極樂世界的目的，以念彌陀名號爲代表，並及一切積集福智資糧的行爲，統名曰行。總上言之，即深信佛語之無欺、淨土之實有，厭患娑婆之穢惡，欣求極樂之安適，隨力隨能的念佛修福，以期達生極樂的目的，這就是念佛法門的概要。
如能具足以上之三項者，雖能往生，但九品中當生何品，尚須視其行業而定。
又明代蓮池、藕益諸德以後，此法門宏傳尤盛，遂有專一持名之說。但專一持名，乃要發願往生。何以故？以若不厭娑婆、不欣極樂，又不發大悲心、菩提心等，則定不能往生極樂世界。譬如我不厭此處之住宅，亦不欣他處的移遷，又無他人的強逼，則定不能遷移他處。如是我們自想一想，若不厭娑婆，不欣極樂，能不能往極樂？自然可知了。
又西藏地方最流行的念彌陀法門，略有四種：一、發大菩提心；二、觀想極樂世界依正莊嚴；三、持誦彌陀名號；四、勤修福慧二種資糧，迴向往生。
一、發大菩提心者，是能往生之正因，餘三則爲助伴。其菩提心之修德，謂當先修大悲以爲基礎。若無大悲，則定無度生之切願。若無度生之願，則亦不爲饒益無邊有情而求成無上正等正覺也[2]。其大悲心者，謂緣一切有情眾苦，生起拔除之心。此心之生也，又須先知眾苦爲何？若不知苦，而欲拔濟一切有情之苦，修布施等行者，猶如未見鵠的何在，而欲射中其目的，難之又難。又苦差別無量無邊，彌勒慈尊，爲便初修大悲之人，攝其粗顯易見者，分爲百一十苦，如《供養無量品》中廣說。若我輩鈍根誰能憶持如斯之多，凡念佛者誰無專求簡便超捷之心？故百一十苦更當約之說爲八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怨憎會、愛別離、求不得、取蘊熾盛，娑婆之有情孰能免脫？故於八苦當審思惟。倘覺此猶非初業之所能修，則更攝爲三苦：
一、苦苦，謂我等由惑業力，獲得有漏五蘊之色身，若更加以鞭撻椎擊，及捶打傷害損惱，並互相吞噉等，皆名爲苦苦，即於性苦上更生之憂苦也。此苦之相，譬如患害熱癰，縱無外緣侵害，已是燒熱難忍，若更加以針灸割刺及塗刺擊[3]性的藥品，其痛苦之相當更倍之，苦苦亦爾。
二、壞苦，謂受此有漏取蘊之後，遇諸悅意可愛的順緣，能引生一種很適意的心理，在此適意心理正現行的時候，任誰皆難否認其爲安樂，故由樂可以忘其憂也。但若以稍具遠大眼光的人觀之，則見現前五欲之樂，利小害大，如刀鋒的蜜，舐則割舌，忽爾即壞，如水中泡，不可觸著。受者反增貪愛，猶如鹽水，愈飲愈渴。又此欲境正享受時，能引樂受，似真快樂。但這種樂受，要待多緣合集乃生，或由飲食，或由衣服，以及感情心理等而生，倘此諸緣稍有所缺，其苦立待可見。又有所謂樂極生悲者，亦即壞苦，蓋當其受樂之時，受相雖樂，然其本性是苦。譬如饑時以食爲樂，若食是樂，則應愈食愈樂；又渴時以飲爲樂，若飲是樂，亦應愈飲愈樂。又行疲覺坐爲樂，坐極覺走爲樂，臥久以起爲樂，立久以臥爲樂。似四威儀真是樂者，應終日中唯走、不住不坐不臥亦樂，乃至終日睡臥、不立不坐不行，亦唯是樂。然事實不爾，多飲、多食、久行、久立、久坐、久臥，以及造作一切工作，無一非苦。所以應知不但苦受爲苦，即常人認爲安樂者，亦無一事而非苦也。譬如熱癰原本是苦，暫以涼觸雖似安樂，即以此涼觸能引極大苦受。又此息時熱觸反盛，或以涼極亦即是苦。壞苦之樂受亦復如是。
行苦者，謂即有漏取蘊，當體即是苦性，又此能爲煩惱所緣，牽引後苦。譬如熱癰俱未觸冷觸熱，然自性恒引熱苦相續，行苦亦爾。
又三苦中之苦苦，凡庸皆知。僅由此苦引起的一點厭離心，非堅非固，稍見有樂可圖的時候，那個厭離的心，也就化爲烏有了。現在一班因環境逼迫而學佛的人，多是此類，故真知苦的心，非說此等之心也。其壞苦之爲苦，普通爲五欲迷亂其心者，皆不能知其爲苦，然稍能了知諸行無常者，則皆知是苦。故諸外道亦有希求未來、或生天國、或歸梵世、持諸邪戒、修諸邪定、不取著於現世五欲者也。然但知樂受及五欲等境爲苦，猶未知凡諸有漏皆悉是苦，又未能知凡諸有漏皆從業生、凡有漏業皆爲煩惱所造、一切煩惱皆以無明爲根本，無明即昧於諸法無我之實性真理。換言之，即未達諸行皆是無常、有漏皆苦、諸法無我及煩惱造業受生。若不了知滅除煩惱、還滅之正理，任其如何修習，總在生死窩裏作活計，非是真實出離之道。但知苦之心要知以行苦[4]爲正宗，了知凡惑業所感之取蘊，即與煩惱互爲因緣，自體即是行苦。此即《俱舍論》所謂「於彼漏隨增，故說名有漏」之義也。能知此苦，方爲佛家之知苦，亦即能引出離心之真因緣，又爲推己於人、引生大悲心必不可少之法門也。我輩自命爲佛子者，願當切實認定，莫作乘飛艇觀風景的幻想，於生死事中，復何益之有耶？若有真實知苦之心，則當推己及人，廣緣一切有情之苦，而修大悲，更緣有情無樂而修欲與安樂之大慈，以此大慈大悲爲根本，發起真實欲度眾生之增上意樂、希求佛果之菩提心也。凡生此心之人，多能隨願往生，故欲生淨土之上品者，此心爲必不可少之原素。即生下品者，亦發此心乃有把握。諸具法眼之士，願當三復斯旨！
二、觀想極樂世界依正莊嚴者，如《十六觀經》，及密宗中彌陀及觀音等法，皆此法門。此觀能引欣樂淨土之心與厭患娑婆之念。又此觀想稍有定力，境相現前時，乃至臨終的一切時中，常[5]有極樂之影像顯現於心，令不忘失。又能任運隨念三寶真實功德。故於往生之法門中，亦爲必不可少、最有力之助緣也。現修淨土之法門者，多不知注意於此，豈不惜哉？！但利大者其害亦必不小，現代無師盲修之徒，往往於一有漏定境，甚至於一欲界九住心中之第四近住、第五調伏、第六寂靜、第七最極寂靜等心所起之一分幻影，妄認爲念佛之感應，或禪宗之破參，甚至誤爲密宗之即身成佛者。如是等自害害他的增上慢，皆因初無明師爲依，或雖有明師而爲憍慢所制，不肯久久親近及請問無倒教授所致。現在幾位即身成佛的大德，甯[6]非皆此之前車乎？故欲修十六觀者，或欲兼修密法往生者，當以親近明師爲前提，次當認清欲界九住心與色無色界諸定、並出世間定之差別。更當知佛陀乃一切種智之大圓滿覺者，絕非狐鬼五通之可能擬比，然後乃不爲他之定境所誤，方能免自命爲佛的增上慢、及大妄語自害害他危險並流弊也！
三、持彌陀名號者，如來十號，皆無量功德所成，故任持誦何佛之名，功德原本無異，而獨擧[7]持誦彌陀之名號者，此乃娑婆眾生特與彌陀有殊勝之因緣耳——又極樂世界依正莊嚴，多有勝出他淨土之特點，故韋提希夫人於十方之淨土中，特擇此而往生也。又彌陀之名號若依梵文訓詁即含有甚深之意義，又可作彌陀心咒而持誦，亦是彌陀之德[8]讚，又可默念以作數息等之所緣，故持名念佛之勝利，實不可以屈指爲計。自蓮池、藕益大師以下之諸師，皆極力提倡專一持名，故不待後人之饒舌也。
四、勤修福慧二種資糧者，福德資糧，統包六度中之前五度，即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靜慮，皆是福德。此若無通達人無我及法無我慧所攝持，但能成人天善趣流轉之樂因，決無出世之能力故。般若一度，爲慧資糧，以有此度之引導，即如人之有目，能見一切平坦險惡之路，及了知一切應不應作，更能啓導於他也。慧資糧中，當以通達二無我慧爲上首。其緣俗諦五明處之慧，凡夫亦容共有，僅是摧伏邪執及引導眾生之所須，非真斷生死根本之利劍、破無明黑闇之慧炬也。但此慧之生，總以福德先導爲基本。若無福德之人，除少數聲聞外[9]，多不能證得聖道。又諸論中說此如車之二輪、鳥之兩翼，缺一且不能行飛，況乎全無？故其欲往生極樂證阿鞞跋致之士，於福慧二種資糧更不可一念而忽也。
總此四法而談，謂先知苦而引大悲及菩提心；以此心爲所依，更修極樂之依正莊嚴，引生念佛之旨趣；再隨力隨能修慧以迴向極樂，希求達到往生之目的。此爲念佛法門之總綱，其餘一切皆此所攝。
概括言之，漢土念佛法門，即以信願行的三法爲往生之資糧；藏地即依上之四法，爲生西之要途。至於何法爲圓滿，唯凴讀者之採擇耳！
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日，寫於武昌。
【編者注】
1. 原文發表於民國二十四年（公元1935年）二月十七日出版於武漢的《凈土宗月   刊》第四冊。今版據《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》（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復制中心編，2006年10月版）第七十七冊第3—6頁錄入整理。
2. 「則亦不爲饒益無邊有情而求成無上正等正覺也」：原作「則亦不爲饒益無邊有情，而不求成無上正等正覺也」。從文意推測「不求成--」的「不」係衍文，遂刪之。
3. 「刺擊」：即「刺激」。
4. 「行苦」： 原作「壞苦」，依據上下文句意推斷當爲「行苦」之抄刻錯誤, 遂改。
5. 所據影印本此處模糊不清，猜測爲「常」。
6. 「甯」：原作「寗」。 依文意，此處當爲「寧」或其通假「甯」。 「寗」雖係「甯」之通假，但其字意僅限於姓氏，不適用於此處。估計原文擬用「甯」，抄刻誤作「寗」。今遂改爲「甯」。
7. 所據影印本此處模糊不清，猜測爲「舉」。
8. 所據影印本此處模糊不清，猜測爲「德」。
9. 「除少數聲聞外」：原作「除少數小聲聞外」，從文意推測「小」恐係衍文，但亦有可能爲「小乘」一詞闕字，今暫刪「小」。
【跋】
法尊法師《漢藏念佛法門的一班》一文湮沒良久，近年幸緣《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》刊印而重光。今蒙格勒尼瑪居士和仁欽楚辰居士製作電子版並作初步整理。余復不惴庸陋，勉盡綿薄，對原文文字略作校勘，並調整標點。此中不妥之處，尚希識者正之。尊法師美文成於七十五載前，今日讀之仍是振聾發聵、耳目一新。昔年先師楊公德能大居士及胡公繼歐大居士曾囑余多方找尋斯文，然終未獲之。兩位恩師均爲尊法師親炙弟子，動亂年代更曾不惜身命保護法師手稿，後更志在整理法師全集。惜乎恩師未能得睹斯寶重光。惟願斯文之復得及我等之整理可以稍慰師心。復願一切具量善知識身壽堅固如山王、釋迦聖教普勝於十方。鄔波索迦慈祥（強巴扎西）、亦名扎西茨仁旺秋（吉祥長壽自在）者謹識於策勤齋，時歲次庚寅仲冬望日（西元2010年12 月20日）。辛卯季春望日（西元2011年4 月18日）復作增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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